
本文作者孔凡仲，
曾任黄山书社社长，

《安徽新闻出版报》主
编，安徽省民间文艺
家协会副主席。20 世
纪 80 年代，《滁州报》
曾连载过作者的长篇
传奇故事《和平将军
张治中》，颇受读者好
评 。 作 者 长 期 关 注

“三家村”和“三家村”
文化现象，与滁州“三
家村”成员相交近半
个世纪，是文友，亦是
朋 友 。 本 报 刊 发 此
文，借以激发滁州人
热爱本土文化、重视
本土文化，呼吁学习

“三家村”，抱团取暖，
协力作战，进一步传
承和创新滁州文化，
让“三家村”文化现象
在 滁 州 大 地 开 花 结
果，更好地为滁州的
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为滁州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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姬树明《残月庐文迹》

众所周知，滁州市具有深厚的地域文化底
蕴。琅琊醉翁文化、朱元璋及凤阳文化、全椒
吴敬梓及其《儒林外史》文化、天长的孝道文
化，此四大“史地文化”为世人所景仰和乐道，
无与伦比地展露出滁州文化的历史和地域特
色。而已经形成和正在逐渐形成的新四军抗
战红色文化和凤阳县小岗村的改革创新文化，
使滁州地域文化又增添了鲜明的现代特色。
这些丰厚的文化，千百年来，潜移默化地熏陶
和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滁州人。在这片地灵
人杰的土地上，涌现出许多文化精英、国家栋
梁。即便在当代中国，滁州大地上有担当有作
为的社会干才，也是层出不穷，如改变了中国
历史进程的凤阳县小岗村的十八个红手印。
正是这些滁州精英，传承和发展了滁州的地域
文化，推动了滁州的历史发展进程。今天，当

我们漫步于滁州大地，目睹滁州的现代化成
就，深切地感受到一股浓浓的别样文化气息向
你扑面而来。这气息有历史的，有现代的，有
传承的，有创新的。我们似乎感觉出，那是拨
动的滁州历史音符，那是若隐若现的滁州人文
元素，那是滁州传承千百年的文化纽带，那是
具有别样风采的滁州地域文化符号。而这些
辉煌的建设成就，融进了滁州人的文化脉动，
既是改革开放的成果，更是与滁州的文化传承
和滁州人民敢于担当、勇于践行的人文精神紧
密相连。这其中，滁州“三家村”和“三家村”文
化现象，最是值得探讨和关注。

滁州“三家村”，在省内外文化界，闻名遐
尔，滁州人更不陌生。最近，“三家村”的领军
人物、九十高龄的姬树明先生，又一大作《残月
庐文迹》隆重出版。姬先生的《残》著不残，沉
甸甸的。《残》卷中的250 多篇佳作，无不彰显
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同时也折射
出滁州地域文化的灿烂光华。姬先生不仅是
滁州“三家村”的领军人物，更是传承滁州地域
文化的启航人。早在 20 世纪后半叶，由于历
史的原因，中华传统文化大都被扭曲和湮没，
滁州的地域文化，当然也不例外，很多有识之
士，不断为抢救中国传统文化鼓与呼。滁州也
涌现了不少文化志士，白振亚、姬树明、缪文渭
等就是这样的文化先行者和文化自觉者。由
于他们的积极努力，取得了不少可喜的成果，
同时，也影响和带动了一大批文化人。到了70
年代末期，刚刚迈进文坛的吴腾凰先生，勇猛
地加入了这一文化行列。80年代初，走出校门
不久的俞凤斌先生，在姬树明等前辈的影响
下，脱颖而出，毅然投入师门，成了姬先生的左
膀右臂。自此，三人成了黄金搭当，为了共同
理想，为着同一的目标，组合在一起，抱团取
暖，砥砺前行，他们很快就抢救性地出版了《朱
元璋故事》《刘伯温与朱元璋》《吴敬梓的传说》

《说凤阳》《洪武奇观》《琅琊山》《朱元璋的传
说》等图书和资料。在滁州，以及省内外都产
生了很大的影响。因此，在一次创作座谈会
上，我向姬树明、吴腾凰、俞凤斌调侃说：“‘文
革’时，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人因‘燕山夜话’
被打成‘三家村’‘黑帮’。你们三人现在也成
了滁州的名符其实的‘三家村’了，是否也开辟
一个‘琅琊山夜话’，以便扩大影响，引导更多
的滁州文化人，让他们都成为承继滁州传统文
化的有心人，形成团队作战，力量会更大些。”

万万想不到的是，我这句调侃的话，竟然
真把滁州“三家村”叫响了，并在省内外文化界
传开。后来，这简便有效的中国式的自然结社
方式，陆陆续续被区域内的市、县效仿和践行，
很快大大小小的“三家村”“四家村”遍布市区
内的各县市，甚至各大乡镇，形成了一支支精
干的文化队伍，而且很快就显示出了惊人的战
斗力。不到两年的时间，由于他们的凝心聚
力，10 卷本的《滁州民间故事集成》便陆续出
版，还被纳入国家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

《中国民间故事全书·县卷本》的整体序列。又
如全椒县，以现任县政协副主席张华为首的一
批文化人，也自觉地效法滁州“三家村”，拜“三
家村”为师，认真地搜集、整理自家的乡土文
化，尤以《儒林外史》及其作者吴敬梓的文化为
主线，先后出版了十数部研究《儒林外史》和其
作者吴敬梓的图书和文史资料，目前又正在陆
续出版工程浩大的《全椒古籍丛书》。明光市
是汪道涵先生的故乡，市府明光镇也是历史文
化古镇，名人荟萃。以市民协秘书长武佩河为
首的几个年轻骨干，成功地整理出了与曾国藩
齐名的清朝封疆大吏吴棠的系列文史资料，出
版了《抗战时期的汪道涵》和汪道涵的父亲《汪

雨相传》。天长市，以宋代中国“二十四孝星”
之一的大孝子朱寿昌为主线，深究历史内涵，
传承孝道文化，服务于现代教育和现代思想文
化建设，亦整理和出版了大量的孝亲文化方面
的图书资料。市域其他各地，无一例外，都依
据历史上发生过的文化史迹，在山岗水泽中，
在故纸堆里，在百姓的口头说唱中，深挖细寻，
也是硕果累累。像三国时的军事家、名将鲁肃
的研究史料；明朝开国功臣徐达、抗倭英雄戚
继光等的故事；抗日战争中，刘少奇、陈毅、粟
裕、徐海东、罗炳辉等新四军的著名领导人，也
都在滁州大地上留下了许多现代传奇；还有外
地来滁做官的如韦应物、欧阳修、辛弃疾等诸
多的文人雅士遗存的人文史迹；除了历史人物
外，被史称滁州“三古”之一的清流关及琅琊
寺、龙兴寺、神山寺等十多座古寺；虞姬墓、汉
代古墓群、明皇陵、中都古城等等。千百年来，
散布在滁州大地上的传奇，极大地丰富了滁州
地域文化的内涵。尤为称道的是小岗文化，小
岗人民敢为天下先的精神，不仅为滁州文化添
光溢彩，更是传承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优异
基因。

这些人文财富，不仅是地域的，也是全民
族的。我们欣慰的是，那些具有文化自觉的大
大小小的“三家村”“四家村”的文化先行者们，
他们义无反顾地扛起抢救民族传统文化遗产
的使命，在艰难前行中，为中华传统文化宝库
添砖加瓦，为传承、发展中华传统文化尽心尽
力。

了解滁州“三家村”的人都知道，“三家村”
成员姬树明、吴腾凰、俞凤斌三人年龄悬殊，称
为老、中、青三代人，也不为过。就是这三人，
因为热爱滁州文化的共同信念和追求，使他们
走到一起。可以这样说，自青年时代始，风风
雨雨几十年，他们一直孜孜不倦地为发掘和弘
扬滁州地域文化而废寢忘食，并以他们的文化
修养、人格魅力和身体力行，影响、带动和培养
了区域内一批优秀的年轻文化人，一起加入到
他们的行列中。姬树明先生曾经这样对我说
过：“滁州的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很少有其他地
区相比拟。她是我们滁州人的文化基因，是我
们的根，我们引以骄傲和自豪。我们不能让她
在轰轰烈烈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湮灭，更不能让
她消失。我们这一代人，应使命般地肩负起这
个历史责任，让中华文化重新领航世界。”这话
说得多么大义凛然。姬先生说了，他们也做到
了，现今已是硕果累累，既成就了他们的理想
人生，也促进了滁州的现代文化发展，更为滁
州、为子孙后代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
毫无疑问，他们的成就，对于滁州的精神文明
建设和滁州的现代化进程，都将是潜移默化的
影响力和巨大的推动力。由是，我把这种现象
归纳为滁州“三家村”文化现象。

试问，在一个地域内，有如此众多的文化
人，有如此专注热爱自己家乡文化的人，并用
终生的精力去研究她，加以整理、宣传和传承，
以此影响更多的人，唤醒更多人的文化自觉，
其精神何其珍贵！

我们高兴地看到，在滁州“三家村”的长期
努力和影响下，已经形成的滁州“三家村”文化
现象，不仅在滁州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进程
中，起着巨大的推动和促进作用，而且，文明、
传统、自觉、自信的滁州人，必将影响和造就文
化滁州的美好未来。“三家村”文化现象亦必将
强势向区域外辐射，为整个中华文化的复兴，
提供有益的借鉴。

我们深信，百年之后，我们的后辈在研究
滁州文化时，滁州“三家村”和“三家村”的文化
现象，必将名列其中！

姬树明先生的自选文集——《残月庐文

迹》将要付梓出版，先生嘱我写序。我虽感诚

惶诚恐，但更觉义不容辞，因为自20世纪70

年代与先生结缘相识，拜师学艺，至今已近

50载，一直称之“姬老师”，古人说，“一日为

师，终身为父”，学生服从先生师之道也，何况

这是大好事、大喜事，于是欣然遵命，奉上此

答卷。

姬先生20世纪30年代初生于凤阳，长于

凤阳，学于凤阳，1949年代走出凤阳，工作于

江淮之间，1992年光荣退休。先生人生近90

春秋，工作40余载，尝遍人间酸甜苦辣。先

生童年丧母，少年丧父，姐姐相伴成长成家，

如今四代同一堂，欢乐大家亲。先生1949年

9月参加革命工作，当过教师，从事过文化工

作，参与过农业、水利，担任过报社总编；退休

后转做老年教育，先任市老年大学常务副校

长，后创办老年文化艺术学校。先生治学有

灵性，做事有悟性，学一业，精一业，干一行，

爱一行，做一事，成一事，40年善作善成，90

载随和随缘，领导有点赞，组织有奖杯，民间

有美传。长期以来，先生在做好本职工作的

同时，坚持业余文学创作不辍，坚持临帖习画

不休。功夫不负有心人，苦练终能修正果。

先生的文学造诣和书画艺术，行家公认，社会

好评，现为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安徽省书法

家协会会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2008

年获安徽省作家协会、安徽省文学院授予“安

徽省老作家贡献奖”(首届)；先后任滁州市老

年书画联谊会会长、滁州书画函授院常务副

院长。

我和先生不是同乡，也没有在一个单位

工作过，先生也没有当过我的领导，我认识先

生，师从先生，敬重先生，只因江淮名人白振

亚先生的牵线，只缘拜读了先生一篇文章。

1973 年，我从滁县师范毕业后等待分配工

作。这一年九月份，当时的滁县地区教育局

决定，从滁县师范和凤阳师范各抽五人，组成

赴嘉山县(今明光市)卞庄公社永红大队扫盲

工作组。我这个当时在滁城无亲无友的农村

人，有幸成为工作组成员之一。我至今在内

心的深处铭刻着、感激着那位推荐我的恩

师。当我们背着背包来到永红大队，方知地

区已派了工作队在这里搞路线教育，白振亚

先生是工作队主要领导人之一。不知何因，

我们还没开展扫盲工作就被收编为路线教育

工作队。说来又是谜，当时我们十人中有男

有女、有城里人、有上海下放知青，白先生独

独把我这个与他不曾谋面、无任何关系的人，

留在他身边，留在办公室，和他同居一室，当

他的小秘书。当时政治挂帅，文件成堆，路线

教育工作队的主要任务是贯彻上级文件精

神，抓“阶级斗争”。一天在文件堆中，我翻到

一本《江淮丘陵大寨花》小册子，便一口气读

完。当我掩卷回味，被文章的文采深深打动

了，被作者的才华深深打动了。在口号充斥

报刊、文艺作品多为豪言壮语的那个时代，能

读到如此语言优美、充满文学味道的文章，真

是无比的精神享受。当时能用文学的语言、

抒情的笔触写“战天斗地”之事，并顺利通过

层层审查，印发到基层，真是天大的奇迹。当

从白先生口中得知这篇文章出自姬先生之

手，顿时敬仰之情油然而生。后来，我分配在

地直机关工作，经白先生引荐，荣幸地拜见了

姬先生。从此，先生成为我工作、创作、做人、

为官之师。

我拜先生为师时，刚过弱冠之年，先生正

值不惑之年，日月如梭，而今先生已至鲐背之

年，我也将近古稀之年，弹指间半个世纪也！

50年来，先生教我工作上要先动手，后动口，

既要会动手，又要会动口；创作上要先读书后

习作，边读书，边写作；做人为官上要先做人

后做官，要做个好官，更要做个好人。50年

来，每当灯下和先生谈国事，先生总是说为臣

要有忠心；每当酒后和先生谈心事，先生总是

说为官要有公心；每当闲暇时和先生谈家事，

先生总是说为子要有孝心。这些既是先生对

我的教化，也是先生的理念、哲思、胸怀、境

界。50年来，这些无不时时在潜移默化我，

提醒鞭策我走好路，做好人，干好事，当好

官。当然这些都是私密的，灵魂深处的，外人

是难以体会和收获的，唯有我心知肚明。如

果说这些是“因”，那么先生与我共同收获的

“果”，即是合著出版了：《朱元璋故事》(安徽

人民出版社，1981 年第 10 月第一版)、《古今

妙联趣事》(江苏少儿出版社出版，1983年10

月第一版)、《刘伯温与朱元璋》(浙江人民出

版社出版，1984年1月第一版)、《琅琊山》(安

徽人民出版社出版，1984年6月第一版)、《吴

敬梓的传说》(河北少儿出版社出版，1985年5

月第一版)、《朱元璋的传说》(中国民间文艺

出版社出版，1986 年 5 月第一版)、《洪武奇

观》(黄山书社出版，1992年10月第一版)、《说

凤阳》(三秦出版社出版，2004年2月第一版)

等8本书。我们合作模式和流程基本是：议

选题，谈结构——分头撰写——先生统筹统

改——本人誊抄(当时计算机尚未普及，书稿

需要一字一格抄写)——交出版社编审。由

于先生楷模示范，我们没有在意过署名，没有

在意过稿费，只是先生付出了很多才华、智慧

和时间，而我沾先生光，除了得到名誉、稿费

外，还学到了许多知识和写作技巧。时至今

日，一些第一次与我见面的人，还常惊讶地

说：你就是俞凤斌呀？当年姬树明先生和你

合写的《朱元璋故事》，在《滁州报》上连载，我

们看得真过瘾！这是后话，也是实话。我听

了心里总是暖暖的。

多年来，建议先生出版自选文集，是先生

亲朋好友的共同心愿，可是先生一直犹豫不

决，直到 2018 年秋季，先生才决定“不负众

愿”，着手选编文集，力争 90 周岁时出版发

行，并同意了我做助理工作的请求。正当我

们紧锣密鼓、紧张有序地选编文稿时，岁末年

初，偏又“好事多磨”，先生不幸罹灾——大腿

骨折，但先生“骨折不挠”，在医院里，忍着巨

痛，筛选文稿，校对文字，终于在 2019 年春

季，完成了文集初选、初校程序。文集名曰

《残月庐文迹》，“残月庐”，先生书斋之名，“文

迹”者先生写作之足迹也。《残月庐文迹》共选

集先生自20世纪50年代至今，六十年来所写

的小说、散文、诗歌(新体诗和旧体诗)、唱词、

楹联、文艺通讯、评论、杂谈、杂记等文稿250

多篇(首)，最早的一篇为《钢铁战线上的“穆

桂英”》，写于1958年代，最后一篇为《序〈滁

风亭韵〉》，写于2018年12月28日。《残月庐

文迹》分为“文迹漫漫”“老年教育专论”“欧阳

修与滁州”“琅琊山及其他”“学书浅说”“往事

悠悠”六大篇章。“文迹漫漫”——先生的深深

文学创作印迹，漫漫人生心路历程，全方位展

示先生才情才华，多角度描绘时代风采风貌；

“老年教育专论”——先生退而不休，治学市

老年大学的实践经验与理论思考，老有所为，

创办文化艺术学校的经历、艰辛和成效与遗

憾；“欧阳修与滁州”——简介欧阳修曲折人

生，正说欧阳修任滁原由，礼赞欧阳修治滁重

点工程，推崇欧阳修颂滁精彩诗文；“琅琊山

及其他”——以“琅琊山及其他”为由，话说其

他“景”，感叹其他“事”，怀念其他“人”，抒发

其他“思”；“学书浅说”——先生读帖练书所

得所悟，教学备课精选精编，深入浅出话说书

法理论，由表及里传授书法知识；“往事悠

悠”——九十年记忆记事，历历在目，有悲有

喜，九十载亲历亲为，事事在心，有苦有甜。

以上是我助理先生选编《残月庐文迹》书

稿的忆想、联想和感想，亦是完成先生布置的

作业答卷，呈献大家，权且代为序言。

XIJIAN GUANZ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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